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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返春
对于季节这个概念，不同的⼈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不过说到春天，⼤部分⼈的印象通常还

是百花⻬放万物复苏，浅红⾊和嫩绿⾊像⼀场⾬，洗过这⽚⼤地的每⼀⼨⾓落。

每⼀⼨⾓落，不过不包括萨尔贡的沙漠。

沙漠中的春，就是⻛的温度爬⾼，湿度上⾏⽽已。“春⾬”对于沙漠的原住⺠来说是个蛮新
奇的词，因为沙漠⾥并没有春，也没有⾬。

所以对于图耶来说，春季是没有颜⾊的。如果⼀定要给春季⼀种颜⾊，那也只能是棕灰

⾊。

在她离开故乡前都是如此。

“春游？”燧⽯不解的声⾳从电话另⼀头传来，“现在不在放寒假么，⽽且雪也才刚融化
吧。”

“是、是啊——阿嚏！”依娜姆的喷嚏声紧接着响起。

“喂，依娜姆，你的病还没好吗？要好好休息啊。”燧⽯说。

“你还有脸说啊……也不想想是谁的错……”

“啊？”然⽽很明显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依娜姆⾃打雪仗之后就⼀直感冒到现在的原因。

“虽然现在确实是寒假，但是春天已经到了。”图耶笑着点头，“⻛的味道正合适，我⼀尝就
明⽩。”

电话另⼀头传来燧⽯使劲嗅着空⽓的声⾳，随后的回应是：“我啥也没尝到啊？”

“哈哈哈，要尝出⻛的味道靠的可不是经验。”图耶⽤头和肩夹着听筒，⼿上摆弄着前阵⼦
从学校⼯程部那“借”来的运输部件，说，“你可以去沙漠那⼉住⼏个年头，然后你的求⽣本
能会强迫你学会的。”

“是吗？听起来很有意思啊。”燧⽯听上去跃跃欲试。

“笨蛋，你是黎博利啊……你想想你族⼈⾥头有哪个嗅觉很好的？”依娜姆继续有⽓⽆⼒地
吐槽。

“不试试怎么知道？”

“那你⾃⼰去试吧，别带上我……反正我也闻不出来。”电话中依娜姆说话还带着浓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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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打算叫上班⾥的⼤家⼀起出去。你们两位怎么样，是打算⼀直呆在宿舍⾥头，
还是⼀起来？”

“我……阿——阿嚏！……我就算啦。”电话那头传来抽纸的声⾳，还有依娜姆略带颤抖的
声⾳。

“唔，那我也不能去了。照顾同伴也是战⼠的职责之⼀。”

“克玛尔——”依娜姆听上去感动到快落泪了。

“哦，还有⼀点忘了和你们说了。”图耶说，“我和帕拉斯⽼师讨论过了，考虑到去郊外散步
可能遇上各种危险，最后确定下来的⽬的地是调⾹师⽼师的疗养庭院。”

“温室！……”燧⽯的声⾳⾼了⼏个分⻉，“就是那个种了很多很多好看的花的地⽅？⾃从我
和那个萨卡兹打了⼀架之后，他们好久都不许我去那⾥看花了。”

“啊，关于这点，我已经和调⾹师⽼师谈成协议了，说是只要你听从指⽰，不乱采别⼈种
的花，就可以去参观。”

“好耶！！”燧⽯的喜悦和期待从听筒⾥头跳了出来，“我要去！”

“啊？？那我呢？”依娜姆叫道。

“哦，依娜姆的话，就让祖玛玛和特⽶⽶照顾你吧。反正她们就住在隔壁。”

“喂！是谁刚刚说照顾同伴是战⼠的职责的！”

这时候图耶插嘴道：“依娜姆，要不让嘉维尔医⽣来照顾你？那样的话你的病肯定⼀下就
能好。”

“对不起我错了还是让祖玛玛特⽶⽶照顾我吧……”依娜姆的声⾳原本就挺虚弱的了，这时
候的声⾳更是微不可闻，“克玛尔你就去玩吧，千万别告诉嘉维尔就⾏……”

“哦！我可以去了吗？对不住啊依娜姆。”燧⽯说。

“没……没事……阿嚏！”

“那就这么说定啦。”图耶忍着笑，挂断了电话。

那⽇清晨，图耶穿上萨尔贡的传统防沙远⾏服装，戴上帽⼦，往⼝袋⾥放了些园艺⼯具和

医疗素材，拿上⾃⼰的伞，出了门。

当图耶到达约定的地点时，她远远地看⻅有⼈已经在⼩路边的⻓椅旁等待了。不出所料，

等在那⾥的是守林⼈和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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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林⼈⾝上穿着的是拾荒者系列的款式：⽩⾊的轻便防尘服装，⻩⾊点ÿ的⿊⾊⼿套，头

上戴着花边发箍。⽽燧⽯则很少⻅地穿着⽩⾊裙⼦和深绿渐⽩的外套，腰间还别着⼏束花

草。

守林⼈⻅到图耶，依旧是⽆表情地点了点头，说：“早上好。”

“呦，图耶，咱们能先⾛⼀步了吗？我等不及去疗养庭院看那些漂亮的花了！”

“别那么急性⼦。要是不等⼈到⻬，那不就失去春游的意义了嘛。“图耶⾛过去，坐在⻓椅
上翘起⼆郎腿。

“诶——可是⼀直等在这⼉很⽆聊啊——”燧⽯说，“守林⼈她说什么也不肯跟我切磋⼀下打
发时间。”

“我的弩不是拿来切磋的。它有其他任务。”守林⼈平静地回答。

“⼀直不⽤的话，拳头可是会⽣锈的。”燧⽯说着，⼜朝空⽓挥舞着有⼒的拳头。外套的⾐
摆随着⻛轻轻飘摇。

“我的弩保养的很好。谢谢你的关⼼。”

“燧⽯，你待会进了疗养庭院可别像现在这样乱挥拳，要是⼜把花盆碰碎了那你可就真别
指望再踏进庭院了。”图耶说道。

“唔……我明⽩了。”燧⽯听到这警告，还是乖乖地收起了架势。

正在三⼈聊着的时候，苦艾和艾丽妮从道路的另⼀旁⾛来。

让图耶稍感意外的是，两⼈都穿着在学校时⼀样的⾐服。

“三位早上好。”即使是在放寒假，艾丽妮的⾔⾏与⼝吻都仍然和往⽇⼀模⼀样。

“早上好，守林⼈同学，图耶同学，燧⽯同学。”苦艾跟在艾丽妮⾝后。

“班⻓⼤⼈穿着制服我还可以理解，苦艾你怎么也还穿着这⼀⾝制服？”图耶问道。

“啊……是这样的，前⼏天我在棘刺⽼师的实验室帮忙，然后发⽣了事故……唔，也不算
⼤事故，但是⼀些酸液溅到了⾐服上，然后……”

“什么叫我穿着制服还能理解？图耶同学，烦请你解释⼀下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艾丽
妮⽓哄哄地说。

“哎呀，像班⻓⼤⼈这样讲纪律的好学⽣，肯定在寒假也⼀刻不曾放松过，想必是通过时
刻穿着制服来⾃我约束的啦，理解理解。”图耶轻巧地把⾃⼰的话圆了回来。

“哦？那我为什么仍然觉得你在嘲弄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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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敢哪敢……”图耶接着说，“在郊游的时候各位同学也多少会过于放松，这时候就需要两
位维持纪律喽。反过来想，假如班⻓⼤⼈穿的过于休闲，那在需要维持纪律的时候想必会

遇上很⼤⿇烦吧。所以班⻓穿制服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

“哇偶，原来是这样吗？”燧⽯看上去似懂⾮懂，“原来艾丽妮班⻓考虑的这么周全啊。”

“呃……唔，算、算是吧……”看到燧⽯的崇拜眼神，艾丽妮有些⼿⾜⽆措。

苦艾朝四周看了看，问道：“帕拉斯⽼师她还没有来吗？暴⾬和罗宾同学也是……”

“他们来了。”守林⼈突然开⼝说。

话⾳刚落，帕拉斯、暴⾬、罗宾三⼈的⾝影从⻓椅对⾯的路上出现。

图耶望⻅暴⾬穿着⿊⾊的连⾐裙，⼀⼿提着挎包；罗宾穿着棕⻩⻓裙，披着某⻄部电影的

周边披⻛。

⽽帕拉斯⽼师她——她穿着⽩⾊的祭祀服，头上还戴着桂冠。另外两⼈搀扶着她，⼀起往
这边⾛来。

“帕拉斯⽼师——哇，这⾝是啥⾐服啊？”燧⽯看到帕拉斯⽼师的⾐服，似乎吃了⼀惊。

“呃……呜呜……”帕拉斯⼝中嘟囔着什么。

暴⾬说：“帕拉斯⽼师她刚刚在参加祭祀仪式，然后她……”

“她⼜喝多了。”罗宾叹了⼝⽓。

“哈？为啥偏偏挑今天办祭祀仪式啊？”艾丽妮⼀边帮忙把帕拉斯扶到椅⼦上⼀边说。

“并不是挑在今天……”暴⾬回答，“⽶诺斯⼈——整个假期基本都在举⾏各种祭祀仪式。他
们⼀年⾥头三分之⼀的天数都有节⽇。”

“还、还蛮厉害的。”苦艾感叹道。

“那有什么，咱⽼家阿卡胡拉那⼉，⼀年到头都在过节呢！”燧⽯说。

“诶——真的吗？”罗宾问。

“如果打架算是节⽇的话，萨尔贡那⼉确实每天都是节⽇嘞。”图耶伸出⼿在帕拉斯⾯前晃
了晃，但是她的眼球并没有跟着动，看起来像是神志不太清了。

“……是这样。”暴⾬应和了⼀句。

“先别管什么节⽇不节⽇的事情了！”艾丽妮扬声喊道，“把帕拉斯⽼师⼀直放在这⾥可不是
办法，咱们得想想怎么办。”

“还能咋办，把她扛到庭院那⼉呗！”燧⽯漫不经⼼地提议。

暴⾬看着靠在守林⼈肩头的帕拉斯，说：“或许只有燧⽯说的这个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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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既然是祭祀，总不会只有帕拉斯⼀位丰蹄参加吧~”图耶⽤随⼿捣⿎出了⼀⼩瓶
醒酒药，倒在由守林⼈扶着的帕拉斯微张的⼝中，同时⼝中说道，“其他丰蹄呢，还有前
阵⼦⻅到的萨卡兹先⽣？”

罗宾回答：“别提了——要不是那位萨卡兹先⽣帮忙拖住其他⼈，暴⾬和我恐怕没法从那
群醉汉当中脱⾝……”

“唉，⽶诺斯⼈哪！”艾丽妮叉着腰叹了⼝⽓，说，“那只好靠我们把帕拉斯⽼师扶过去
了。”

“我……嗝呃……能⾃⼰⾛……”不知是醒酒药起作⽤了还是如何，帕拉斯⼝中的零碎⾳节
拼成了能够理解的话语。然⽽从她的神情来看她怎么也不像是能⾃⼰⾛的样⼦。

“那咱们就出发吧。守林⼈同学和苦艾同学先把她扶起来，待会再换⼈轮流把她扶到疗养
庭院去。”穿着制服的班⻓⼤⼈如是发号施令。

⼀⾏⼈就这样轮番扶着帕拉斯，⾛在春⽇的⼩路上。

路旁的花并不多，但四季常⻘的草丛却格外茁壮，偶尔能够听到丛中窸窸窣窣的声响。这

时候燧⽯和图耶往往会兴奋地到草丛中⼀探究竟，⽽艾丽妮则会⽣⽓地对两⼈的⾏为指指

点点。

罗宾和暴⾬聊着寒假看的漫画改编的电影，苦艾则和守林⼈有⼀句没⼀句地谈论着⽆关紧

要的⻛景和天⽓，帕拉斯时不时会插上⼀嘴，试图把话题带到昔⽇英雄的伟⼤事迹上。

冬⽇的寒温刚刚远去，和煦的⻛吹过她们的⾯庞。她们棕灰⾊的影⼦镌刻在⽯⼦⼩路上。

⼩路蜿蜒着，抵达了⾃我的终点。图耶仰头望着玻璃制成的屋顶，翠绿⾊从中满溢⽽出。

“好耶，终于到了！”燧⽯欢呼着就往庭院的正门奔去。

“⽬的地就在这⾥吗……”暴⾬⾃⾔⾃语般说着，“好漂亮哇……”

“要到了哦，帕拉斯⽼师。”苦艾提醒到。

“唔哦……旅途终将抵达尽头，但是历史永⽆终结……⼈⺠会将历史永远地续写，谱成最
完美的史诗……在那辽远的歌声中……”

“喂——”燧⽯⼤声叫道，“有⼈吗？——啊。”

然⽽还没等她跑到门⼝，她便看⻅⼀个⾝影从前⽅⾛来。

“早上好，燧⽯同学……”调⾹师半掩着⿐⼦问道，“怎么回事呀，我远远地闻到了⼀股好重
的葡萄酒的味道……”

“哦，那是帕拉斯⽼师她喝醉啦！”燧⽯指着⾝后被众⼈搀扶着⾛来的丰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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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是这样么……”调⾹师扶着额摇头，“这么说来今天确实是⽶诺斯的⼤⽇⼦来着。也
难怪，快把她扶进来吧，我这⾥正好有⼀些醒酒的药草……燧⽯同学你可不要随便再去摘
它们了哦。”

“嗯嗯，我明⽩啦。这次我⼀定不会再去碰那些花啦，顶多是⽤⿐⼦闻⼀闻。”

“那就好……还有，上个⽉疗养庭院改建之后⾯积增⼤了不少，我们在东边的温室那⼉摆
了⼀个花坛，你可以在那⼉⾃由地种花。”

“！真的吗！太棒了！！”燧⽯眼睛都发光了。她迫不及待地要往疗养庭院⾥冲，忽⼜像想
到了什么⼀样放慢了脚步，⼩⼼地避开不碰倒门边摆着的⼀排花卉。

（这孩⼦，⼤概没问题吧……）这么想着，调⾹师回过头去看⾛来的其他学⽣。

“莱娜⽼师，午安。”领头的艾丽妮礼貌地打了招，“帕拉斯⽼师她喝醉了，得⿇烦您……”

“没事的，请进来吧。让她坐到这边的轮椅上就可以了。”

众⼈围着帕拉斯，把她安稳地扶到椅上。

“呼，终于结束啦——”图耶⻓出⼀⼝⽓。

“图耶同学……你基本完全没有出⼒吧？”艾丽妮⽩了她⼀眼，却招来她的⼀阵偷笑。

“那么，同学们，欢迎来到疗养庭院。”调⾹师拍拍⼿，脸上挂着她那标志般的笑容，
说，“各位可以⾃由活动，随⼼所欲地欣赏这⾥的花卉植⽊，也可以在东⾯的花坛⾥种属
于⾃⼰的花草。虽然我不能给各位带路，但还是希望各位玩的愉快~”

众⼈在向调⾹师道谢后，随即分头⾏动起来。

罗宾拉起苦艾的⼿，往庭院的东⽅⾛去，暴⾬⼩跑两步跟上前去。三⼈的谈笑声逐渐远

去。

艾丽妮似乎还没想清楚去哪⾥，但是当她看⻅守林⼈独⾃往北⽅⾛去时，选择远远地跟了

上去。

⽽就在调⾹师推着不省⼈事的帕拉斯去给取醒酒药时，她却发现图耶跟在⾃⼰的⾝后。于

是她转过⾝来问道：“图耶同学，有什么事吗？”

“没啥。”图耶笑着回答。

“偷拿药草样品可是不允许的哦。”调⾹师的语⽓仍然⾮常温柔。

“不会偷拿的啦。”

“这⼉也没有精密的医疗设备可以给你研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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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当然知道啦……”图耶低下头去，注视着⾃⼰⼿中的伞，“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
上点忙。”

听到这话的调⾹师先是⼀愣，随后⼜⼀⼿捂着嘴笑起来。

“当然，也是听说莱娜⽼师你最近在研制新的⾹熏药物，正好打算来观摩学习⼀下……或
许能给我的营养液配置⽅法给⼀些思路，以后说不定能派上⽤场……我对帮助别⼈不感兴
趣，但效率的提升对所有⼈来说都是好事，我说的没错吧？”

“……谢谢你，图耶同学。”调⾹师望着图耶，脸上带着些许欣慰，“那就跟我来吧。”

“唔嗯……”

于是两⼈⼀同推着帕拉斯⾛进了调⾹师的研究室。

调⾹师的研究室和宿舍是合并在⼀起的，各种器材和⽣活⽤品整⻬地摆放在⼀起，可以轻

松地区分开来。办公桌前不仅贴着各种⾹薰草药的配⽅，还贴着许多写着诸如部分病⼈调

养⽇程计划、庭院的改建安排等等的纸张。

图耶看着琳琅满⽬的⽩纸，说：“看起来管理这个疗养庭院还挺⿇烦的啊……”

“确实如此。这⼏天还是假期，所以来的客⼈⽐较少。在其他时候除了病⼈之外也有不少
⼈会来种点鲜花之类的，除此之外还得给其他⼈准备⾹包等等的物品……”调⾹师边整理
醒酒的草药边说。

“这么说来，忙的时候得和好⼏百⼈打交道吧。”

“姆~我没有特意数过，不过⼤概是这样⼦的吧。”

“听着就觉得⿇烦……“图耶轻声感慨。

“如果是图耶同学你的话，我想也很轻松哦~”调⾹师说，”毕竟，和刚到这⾥来的你相⽐，
现在的你可变了不少呢。“

”诶……？“

”我还记得，你刚到这个地⽅上学的时候，基本只愿意摆弄各种零件，除了⽤伞朝别⼈喷
⽔之外完全没有任何交流。“

“我现在也是这样⼦啊。”图耶突然坏笑起来，举起她的伞说，“虽然你是⽼师，但是我可不
会⼿下留情。”

“哈哈，抱歉~”调⾹师摆摆⼿，接着说，“我是想说，你⽐原来开朗了不少。”

“……是吗。”

“——正是如此。”帕拉斯突然开⼝道，把两⼈都吓了⼀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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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轮椅上，微微张开眼，笑着凝望两⼈，说：“我亲爱的图耶同学啊，你⾝上的变化
同时也是这个班级的变化的缩影，⽽你所做出的抉择，同时也为这个班级作出了巨⼤的贡

献。这份贡献或许⽆法称之为不朽，但也给这个团体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就如同给温

室带来了春⽇的阳光⼀般……”

“帕拉斯⽼师？你现在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调⾹师⼩声地问。

“倘若我们当中缺失了你，这场可谓庆典的春游便⽆从举⾏。哪怕诸多事情上你都试图通
过⾔语扮演破坏者的⾓⾊，但你的⾏为始终帮助我们⾛向光明。那群孩⼦们——她们缺少
⼀个有⼒的推⼿，将她们从苦难的记忆和苛刻的秩序当中带离。⽽你便成为了这份推⼒，

对我、对她们都起到了巨⼤的帮助。为此，我需要向你表达感谢……哈啊……”

说着说着，帕拉斯⼜打起哈⽋来。

“啊好好好，谢谢帕拉斯⽼师的赞赏……”图耶却像是没听到⼀般说道，“莱娜⽼师，她在说
梦话呢。咱们还是赶紧调制醒酒药吧。”

话虽如此，图耶⾃⼰⼼⾥是清楚的。她确实和以前的⾃⼰不同了。

以前的她永远是独⾃⼀⼈，不接受他⼈的邀约，不参与任何集体活动。她也愿意通过恶作

剧来与他⼈保持距离，这样就能⼀直留在属于⾃⼰的⼩⼩空间当中。这样的确不错，可以

⼀直沉浸在⾃⼰的世界⾥，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和机械零件对话，要打交道的⼈仅仅只有⾃

⼰。

但是当她第⼀次和同学们⻅⾯时，她瞥⻅了她们的眼睛——那些深邃，⽽⼜⻅证了过多事
物的眼睛。她忽然意识到，她做不到⾯对他⼈经受的这些苦难还⾯不改⾊。

她因⽽明⽩，在席卷过她故乡的沙暴之后，她的⼼情为何会变得那样复杂——在⾯对那些
遭受侵蚀的伤患时，她的⼼脏⽆法避免地剧烈跳动。这份同情⼼使得她离开故乡，离开沙

漠，离开这⽚独属于她的空间，⾛到外⾯的世界⾥去。

她明⽩，永远待在伞下，是没办法拯救外头那些淋⾬的⼈的。所以她⾛了出去。

不过，就和她的其他同学⼀样，⾃从来到这⾥，图耶的许多想法多少都产⽣了些微变化。

她看待这⽚⼤地的视⾓扩⼤了。她意识到这场拯救他⼈的旅途，同时也是⾃我救赎的旅

途。

她开始发现，沙漠也可以下起⾬。

只要愿意和⾬⽔⼀同远⾏。

她开始发现，沙漠也能开出鲜花。

只要从种下些微不⾜道的植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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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发现，沙漠也是有边际的。

在沙漠之外，就是春天。


